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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盡歲月滄桑和人生磨難，王光美沒有選擇怨天

尤人，而是選擇了寬容和慈愛。她淡泊名利，寬

以待人，慷慨回報，獲得了內心的安寧，也博得

了世人的尊敬和愛戴，從而成就了她晚年的幸

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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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光美與宋慶齡的友誼始於上世紀五○年代。

她們最初的交往是因為劉少奇。劉少奇和宋慶齡早在抗戰時

期就相互熟悉。一九三九年，宋慶齡在香港募集了兩萬多條毛

毯，解決了新四軍傷病員過冬禦寒問題。劉少奇就任新四軍政

委後，特地派軍醫處長去香港，當面向宋慶齡表示了感謝。全

國解放後，劉少奇與宋慶齡先後互為中蘇友好協會正副會長、

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、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副主席。工作

交往比較頻繁。他們在一起交談的時候，王光美常常充當他們

的「翻譯」。劉少奇的湖南口音較重，而宋慶齡說的是上海話，

兩個人「語言不通」。王光美就把他們的話分別「翻譯」成普通

話，或先用英語和宋慶齡交流，再用普通話說給劉少奇聽。有

時，她把這種「翻譯」當成了樂趣。

宋慶齡比王光美大二十八歲。和王光美一樣，她出生在一個大

戶家庭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年輕時追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，嫁給

了比自己大二十七歲的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，成為

他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。蔣介石和汪清衛叛變革命後，她宣

佈與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決裂，致力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，並

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了親密關係。為此，宋慶齡與自己的家人也

斷絕了來往。一九二五年，孫中山先生去世後，她終身未嫁。

王光美很小就聽說過宋慶齡的傳奇故事，非常崇敬這位「國

母」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那天，她第一次見到宋慶齡

的時候，竟然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，兩個人只握了握手，彼此

笑了笑。

宋慶齡沒有親生後嗣，但非常喜愛孩子，王光美經常帶著自己

的子女去看望她，教育他們敬愛宋媽媽，叫孩子們逢年過節，

給宋媽媽寫信，送自己做的賀年卡片、圖畫和手工製品。在宋

為宋慶齡盡一份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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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齡家裡，孩子們無拘無束，給她表演節目，請她看作業、成

績單，甚至學舌，逗得她開懷大笑。宋慶齡也經常給孩子們送

些糖果、筆記本，每年還要給他們寫上一兩封信。她在信中經

常寫道：「親愛的平平、源源、亭亭、小小：你們一直是我常

掛念的孩子們……」有一次，宋慶齡又給孩子們送來禮物，王

光美和劉少奇就說：「你看，我們沒什麼好禮物送給您，真不

好意思。」宋慶齡笑呵呵地說：「孩子們送給我的東西就是最好

的禮物，我非常喜歡。」那些年，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孩子們給

晚年孤寂的宋慶齡平添了許多歡樂和慰藉。

王光美崇敬宋慶齡，也非常尊重她的意見。一九六三年，隨劉

少奇出訪亞洲四國之前，特意寫信請宋慶齡在服裝、禮儀方面

給予指教。宋慶齡很快回信，給她開了長長的一個單子，像大

姐甚至像慈母一樣叮囑她：禮服白天穿白的，晚上穿黑的；參

觀的時候可以穿便鞋，正式宴會要穿有一點跟的鞋；睡覺時務

必關上空調，有電風扇的地方不要對著吹，否則容易著涼感冒；

別吃生冷的東西，以免鬧肚子……王光美後來都一一照辦了。

王光美永遠不會忘記宋慶齡在「文革」中對他們和他們家人的

關愛。一九六六年底，劉少奇和王光美已經被批鬥，世人對他

們避之唯恐不及，只有宋慶齡還給他們的孩子寄賀年卡，還給

他們送來一本《宋慶齡選集》，扉頁上寫道：「敬愛的劉主席、

王光美同志」，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。看到宋慶齡的題

詞，王光美當即感動得流下了眼淚。

一九七二年，孩子們多次向「毛伯伯」寫信，請求讓他們見見父

母，因為信無法直接送到毛澤東手裡，他們就給宋媽媽等人寫

信。

宋慶齡收到孩子們的信後，找機會轉給了毛澤東。這才有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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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的批示，王光美才在監獄裡見到了離散多年的孩子。

一九七七年，大學恢復高考第一年，劉少奇還背著黑鍋，王光

美身陷囹圄。劉平平想上大學，擔心政審過不了關，情急之中

想起了宋媽媽，寫信向她求助。宋慶齡很快給孩子們回了信，

鼓勵他們努力爭取，並送來了糖果、筆記本等禮物。

宋慶齡所做的這一切，王光美十分感激。一九七九年春節，出

獄不久的王光美出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春節聯歡晚會，

一眼就見到了宋慶齡。她連忙走上去緊緊握住她的手。兩個

人都笑了，但什麼話也沒說，就和第一次見面一樣。當時，劉

少奇還沒有平反，王光美只能用緊緊的握手來表達自己對宋慶

齡的敬愛和感激之情。一九八○年五月十七日，中央在人民大

會堂舉行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。八十七歲的宋慶齡抱著病體出

席。這一次，王光美含著眼淚緊緊擁抱了宋慶齡，用自己的心

和她貼在一起。

此後，王光美想找機會登門探望宋慶齡，當面表達自己對她的

感激，可是宋慶齡當時已經患病，因為她是國家領導人，剛開

始有關方面對她的病情採取保密措施，限制外人探望。王光美

一直未能如願。一九八一年五月的一天，宋慶齡的一位保健醫

生悄悄告訴王光美，宋慶齡已經病危幾次了。聽到這個噩耗，

王光美也顧不上什麼規定了，趕忙叫上車急匆匆地來到位於後

海的宋慶齡住所。當時宋慶齡病情已十分嚴重，神志不清，幾

乎不能說話了。

王光美心裡非常難受，後悔自己來晚了。她尋思著最後還能為

宋慶齡做些什麼，忽然記起了一件事：一九五七年，她和劉少

奇到上海，去宋慶齡住所拜訪，宋慶齡向劉少奇提出了想加入

中國共產黨。回京後，劉少奇將宋慶齡的想法向中央彙報。中

央開會研究，最後認為，以她的特殊身份暫不加入為好，對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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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有利。劉少奇將中央的意見轉告宋慶齡，當時王光美在場，

她看到宋慶齡顯得很失望。這一幕深深印記在王光美心裡。「能

不能在她臨終之前讓她實現這個心願？」王光美決定試一試。

她馬上驅車來到中南海，求見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。胡

耀邦正在中南海瀛台會客。王光美就坐在勤政殿裡等候。過了

一會兒，胡耀邦出來了，把王光美請到會議室。王光美對他說：

「我剛剛去看了宋慶齡，她已經病危了。」胡耀邦吃驚地說：「不

是說好一點了嗎？」王光美說：「不知道人家怎麼向你報告的，

可是我覺得很嚴重。我想向黨報告一件事……」接著，她講了

關於宋慶齡要求入黨的那件事和自己的想法。胡耀邦聽後，當

即答覆道：「你可以問問她，看她還有沒有這個願望。」

有了胡耀邦這句話，王光美決定探問宋慶齡。當時母親節剛過

去幾天，她收到劉平平從美國寄來的一張祝母親節日快樂的賀

卡，上面印著外國畫，祝詞也是用英文寫的，抬頭沒有寫母親

的名字。王光美知道宋慶齡喜愛孩子們送的小禮物，便帶著這

張賀卡，再次來到宋慶齡的住所。這一天，宋慶齡神志清醒，

一見面就認出了她。王光美非常欣喜，連忙拿出那張卡送給

她：「您看，這是平平從美國寄來的母親節賀卡，您收下吧！」

接過賀卡，宋慶齡慈祥地笑了。

趁宋慶齡神志清醒，王光美輕聲細語地對她說：「少奇同志在

世的時候，我知道當時黨中央很信任您，對您評價很高。現在

小平同志、耀邦同志也都對您有很高的評價。當年您曾當面對

少奇同志提出入黨要求，不知道您現在是不是還有這個要求？

如果有，我立刻報告黨中央。」當著眾人的面，宋慶齡「嗯」了

一聲，點了點頭。王光美淚如泉湧，親吻了她，深情地說：「親

愛的慶齡同志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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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光美趕緊跑下樓，通過宋慶齡的秘書撥通了胡耀邦的電話：

「我剛才問了，宋慶齡同志要求入黨！」胡耀邦當即回答：「好！

這件事你就辦到這裡，以後的事我們來辦！」放下電話，王光

美如釋重負。

當天下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作出決定，接受宋慶齡為中國

共產黨正式黨員。第二天，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，決定授

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。五月二十九日晚

上八點，宋慶齡因病醫治無效去世。王光美聞訊，當晚趕到宋

慶齡的住所，表達自己的哀思。聽宋慶齡身邊的人說，去世前

幾天宋慶齡還在念叨著劉平平，得知自己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

黨，她非常欣慰。王光美淚流滿面，感到一絲欣慰：終於幫宋

慶齡了卻了一樁心願，最後為她盡了一份心。

回到家裡，王光美含淚寫下了六千多字的文章《永恆的紀念》，

深情追思宋慶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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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傳祥是北京市崇文區的一名掏糞工人，1959年被評為全國先

進生產者。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全國「群英會」上，劉少奇和他

親切握手，對他說：「你掏大糞是人民的勤務員，我當主席也

是人民的勤務員，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。」隨後把自己的英雄

金筆送給他，鼓勵他多學點文化。第二天，劉少奇的這番話連

同他和時傳祥的合影刊登在《人民日報》上。時傳祥一時成為

全國名人。

「文革」中，劉少奇被打倒後，時傳祥受到牽連，造反派說他

是劉少奇的忠實走狗，背叛工人的工賊，被批鬥五百多次。

一九七一年十月，身染重病的時傳祥被遣送回山東老家。

一九七三年春節，聽說劉少奇含冤去世，時傳祥悲憤加交，精

神一下失常。一九七五年五月，他因病在北京去世，死的時候

才六十歲。

王光美出獄後，得知時傳祥的遭遇，非常悲憤。後來聽說時傳

祥得到了平反，她馬上寫信給時傳祥的妻子崔秀庭，表示慶賀。

一九八○年五月，劉少奇追悼大會召開的前兩天，她叫劉源把

大會通告親自送到崔秀庭手裡，崔秀庭派他兒子參加了追悼大

會。

一九八二年，王光美在全國五好家庭表彰大會上見到了崔秀

庭。她握著崔秀庭的雙手，真誠地說：「你的家庭主要是因為

我的家庭而受到牽連，想到你們全家跟著我們遭受不幸，我心

裡很是不安……」

一九八三年四月，得知崔秀庭六十歲生日，王光美帶著一個生

日大蛋糕和兩瓶精製葡萄酒，早早來到崔秀庭的家，專程為崔

秀庭祝壽。兩位老人一見面，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，凝望著牆

上掛著的劉少奇和時傳祥的合影照片，她們都禁不住淚花閃

和掏糞工人家庭的友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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爍。王光美對崔秀庭說：「崔大姐，咱們不去想那些了，少奇

同志和老時看到我們這樣會不高興的。」

在生日酒席上，她把崔秀庭讓到首座，端起酒杯，說：「老崔同

志，我首先向你敬酒，祝你六十歲生日愉快，福壽如意！」隨

後，她品嘗了崔秀庭親手做的炸藕盒、炸茄盒，對時家四兄妹

說：「我祝願你們兄妹四人，紮根首都環衛事業，永遠當好城市

的美容師。你們的父親不在了，你們要發揚父輩的光榮傳統，

如蓮花、似藕塊一樣，純正高雅、潔白無瑕。」

此後一九八五年、一九八八年、一九九四年，王光美多次光臨

這個掏糞工人的家庭，給崔秀庭拜年、祝壽。崔秀庭也經常叫

自己的子女，到王光美家問候……兩個家庭保持了二十多年的

親密來往。時傳祥的子女都親切地稱王光美為「光美媽媽」。

他們每次去都帶些山東紅棗、花生，有時是一盆花，或是「六

必居」的小鹹菜，他們自稱「小鹹菜看大領導」。但王光美很高

興，也很欣慰。每次聽到時家子女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績，她總

要表示一番祝賀。

二○○六年春節前夕，時傳祥的兒子時純利到醫院看望重病住

院的「光美媽媽」。他一進門，王光美就雙手抱拳說：「小時，

給你拜年啦！祝你們全家大人小孩兒都好！」聽說時純利已升

任北京市總工會副主席，王光美高興地說：「好啊，你父親當

年是全國勞模，你搞工會工作代表職工的利益，維護職工的合

法權益，為大家辦實事。這是很好的工作，也是為人民服務的

工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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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王光美家裡有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員。她不姓劉，也不姓王。

她就是劉少奇家的恩人、小小的「義母」趙淑君。

趙淑君是一九五八年調到劉家當保育員的。她是北京郊區一名

農村進步婦女，早年喪夫，一生未再嫁。到劉家後，一直精心

照料劉家幾個年幼的孩子。一九六七年夏天，劉少奇和王光美

身處逆境，預感更大災難即將來臨，便把他們最小的女兒、當

時才七歲的小小鄭重地託付給了趙淑君。這年九月，趙淑君被

攆出了中南海，後來到北京的一家鎖廠當工人。在以後的五年

裡，她忍辱負重，含辛茹苦，像母雞護小雞一樣養育、呵護小

小。直到一九七二年，政治形勢稍有緩和，她才把小小交給她

的哥哥姐姐。

王光美出獄不久，便找到了趙淑君，一再感謝她幫劉家養育了

小小。趙淑君退休後，王光美看她孤身一人，就說：「反正你

也是一個人，就來我們家一起住算了。」趙淑君和劉家人感情

深厚，和王光美也合得來，便答應了。從此，她和王光美就住

在一起，成了劉家的外姓成員甚至半個主人。

王光美比趙淑君大五歲，一直把她當成自己的親妹妹，家裡有

什麼事情，還經常和她商量，每次照全家福的時候，都要拉上

她一起合影。二十多年裡，兩位老人相依為命，和睦相處。趙

淑君有抽煙的老習慣，王光美從不嫌棄，有時還給點錢讓她買

煙抽。二○○六年六月，花明樓劉少奇紀念館請王光美去驗證

該館徵集到的一批劉少奇的文物。當時，王光美已經臥病在

床，不能親自前往，便委託趙淑君代她去驗證。臨別時，她還

擔心趙淑君的身體，一再叮囑：「出門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自己

照顧好自己。」

王光美的子女也非常敬重她，親切地叫她阿姨。他們每次回

特殊的「外姓家人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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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總要到她住的房間問寒問暖。小小對她更是孝敬，要是聽

到什麼人說「義母」的不是，准會站出來與別人爭論一番。趙

淑君經常欣慰地說：「我照顧了他們一段時間，今天想想，真

覺得值。」

趙淑君當年離開中南海時，經「專案組」的人同意，特意挑選了

劉少奇使用過的一隻舊箱子裝東西。「文革」中，她一直完好無

損地保存了它，「文革」後，她把它交還給了王光美。後來，王

光美又把它捐給了西柏坡革命歷史博物館。一九九六年，為了

給「幸福工程」捐款，王光美將家裡的一些古瓷器拍賣。拍賣

結束後，她從拍賣款中拿出一萬元，鄭重交給趙淑君，說是為

了感謝她保存文物有功和對劉家人的恩德。但趙淑君沒有要，

把這筆錢也捐給了「幸福工程」。



233

二○○四年初夏的一天，一場特殊的家庭聚會在北京一家飯店

舉行：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家三代人相聚一堂，把酒言歡。參加

聚會的，劉家有王光美和兒子劉源、女兒劉亭亭；毛家有毛澤

東的女兒李敏和李訥、女婿王景清、外孫女孔東梅、外孫王效

芝。

這場特殊的家庭聚會是王光美促成的。前些日子，李敏和李訥

登門看望了患病在身的王光美。王光美就惦記著，想去回訪她

們姐妹倆，可身體一直不好，走不動，便對劉源說：「你組織一

下，我們兩家聚一次吧。這是兩家的聚會，不要麻煩秘書和別

人。」在母親催促下，劉源打電話約請毛家人，確定了聚會日

期和聚會地點。

儘管身體有病，王光美還是堅持讓女兒攙扶著來到飯店。孔東

梅後來回憶說：「那天慈祥而超然的光美奶奶看著在座的孩子

們，孱弱清臒的面龐上泛起紅暈，顯得那麼幸福，那麼美麗！」

她微笑著對李敏和李訥說：「你們倆身子都弱，年齡也不小了，

要多注意才是。」她向姐妹倆舉杯：「你們多保重！」隨後轉過

頭對孔東梅和王效芝說：「祝孩子們有出息！現在我是這兩家

唯一的長者了，你們都是我的兒孫，你們一切都好了，我才能

放心。」

席間，王光美還詢問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一家的情況，說：「我

從報紙上看到新宇生了個兒子，非常高興，希望能找個時間也

跟他們見見面。」

據孔東梅回憶，那天，王光美很少進食。毛家人感到不安，王

光美說：「我回去吃一點麥片粥，不必擔心。」大家邊吃邊聊，

說起了住在中南海時的有趣事件，洋溢著親密的友情。劉源和

王效芝推杯換盞，頻頻互敬，不到半小時，就半醉微醺，說話

和毛家後人聚會

歲
月
如
歌‧

和
毛
家
後
人
聚
會



閱
讀
經
典
女
人

234

咬字不清了。孔東梅時不時逮住他們的口誤調侃，逗得大家直

樂。

聚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，兩家人盡興而歸。

這場特殊的家庭聚會經媒體報導後，有人喝采，也有人表示不

理解：劉少奇和王光美以及他們的家人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

革命的直接受害者，而王光美在「文革」中的災難更是江青一

夥陷害造成的。在許多人看來，劉家人特別是王光美必定對毛

家人耿耿于懷，老死不相往來。

其實，事情並非一些人想像的那麼複雜。早在一九七九年，聽

說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身患重病，生活非常困難，出獄不

久的王光美就帶著趙淑君一起去看望李訥，幫助她安家，做家

務。一九八四年，李訥與王景清結婚，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家，

王光美還表示了祝賀。後來，她經常帶著不到十歲的王效芝到

游泳館游泳。晚年，王光美促成毛、劉兩家後人聚會，應該是

出於長輩的寬仁情懷，也應該是出於智者的博大胸懷。

二○○六年十月，王光美去世後，孔東梅寫了一篇《大愛無言》

的文章悼念老人：「如果說，與少奇爺爺的風雨同舟，令世人

對光美奶奶深表欽佩，而對外公後代的無私幫助，則使我們對

光美奶奶的博大胸懷肅然起敬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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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○年十一月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江青等十

名反革命集團成員時，王光美親自到法庭旁聽。次年一月，特

別法庭對江青一夥作出判決後﹙江青被判死緩﹚，王光美寫文

章表達了自己的激憤心情：「林彪、江青一夥是千古罪人，就

是死十次，也不足以平民憤…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心情，而是

億萬人民的心情。我們與林彪、江青一夥的仇不只是家仇，而

是國仇民仇，不共戴天。」

到了晚年，再談到江青的時候，王光美的心情平和了許多。有

一次，一位元媒體記者問她，「文革」中因為江青的陷害吃了那

麼多苦，如今還恨不恨江青。王光美平靜地回答：「我和她真

不是私人恩仇……」

對歷史偉人毛澤東，王光美由衷地崇敬。「文革」後，她多次在

公開場合自稱「毛主席的學生」。晚年，她家客廳的正牆上，一

直掛著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看望劉少奇家人的合影。

「文革」期間，不少人受矇騙或為時勢所迫，參與了對劉少奇和

王光美的批鬥或迫害，自中央對這段歷史作出結論後，王光美

再也沒有追究。「文革」初期，王光美還住在中南海的時候，曾

有人教她的小女兒小小當著她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兒歌。在王

光美晚年，有記者問這個人是誰。王光美說：「我不想去追究

了，因為如果我追究的話，這個人就要倒楣了。事情都過去了，

何苦再讓一個人倒楣呢！」

王光美對曾經傷害過劉少奇的子女更是寬容為懷。「文革」中，

繼女劉濤受江青一夥的矇騙和利誘，寫過大字報攻擊父親，給

劉少奇造成極大傷害。「文革」結束後一段時間，王光美一時難

以釋懷，曾經冷淡疏遠過她。後來劉濤表示了懺悔，王光美最

後還是原諒，並接納了她。為此，劉濤非常感激、敬佩母親：「媽

晚年的安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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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總是說，過去的事兒就不要再說了。她是在用她的母愛來溫

暖我的心。」

王光美選擇了寬容，但並不意味著她忘記那段歷史。正如女兒

劉亭亭所說「只是儘量不去想它，完全忘記是不可能的」。事

實上，王光美晚年每次接受採訪，只要記者問起，她總會客觀

地回憶自己的遭遇和感受，並冷靜地表達自己對那個時代的反

思：「所以我覺得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種形式，……因為那造成

的損失太大了，好壞不分，誰也控制不了。」

劉亭亭最瞭解自己的母親。「我曾經對她說，你住監獄十多年，

要在美國，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沒受刺激，沒有毛病。可

實際上因為她的性格比較豁達，她只看將來，對過去她也回顧，

但她沒有沉浸在過去的影響中，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負

擔。她對別人的醜惡面不太記得，因為她覺得當初的境遇是由

一個社會時代造成的，是一個集體活動的結果。她從來沒跟我

說過任何人的壞話。我有時候問她，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中，誰

對你怎麼樣，她從來不談這方面問題，她從來不把自己的受難

看成是一對一，誰和誰有仇，或者有怎麼樣的私人恩怨。」

寬恕和寬容，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內心的安寧，內心的

安寧使她得以平靜和諧地度過自己的晚年。

王光美愛好依舊廣泛，喜歡攝影、京劇和中外音樂，對芭蕾舞

劇，尤其是對《天鵝湖》更加偏愛。她年輕時喜歡跳舞，後來

年紀大了，腿腳不靈活了，就改成每天傍晚散步半個小時。游

泳的愛好也一直保持著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她每年暑期都要

去北戴河，在深海中暢遊。即便到了耄耋之年，她一周也總要

去釣魚臺游泳兩三次，每次遊個二十分鐘。這些愛好和活動給

她帶來了無窮的樂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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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光美一直保持了喝白開水的習慣。這個習慣是在和劉少奇一

起生活時養成的，那時，劉少奇喝茶都是自己付錢，所以她不

喝他的茶，只喝白開水。在飲食上，王光美以清淡為主，喜歡

吃五穀雜糧和蔬菜、水果，而且喜歡吃甜食。她不沾煙酒，過

節喝一兩口葡萄酒就滿臉通紅。

一九八九年王光美被查出患了乳腺癌，做了一次手術，之後化

放療，五年後再沒有復發。有人曾問她是怎麼戰勝病魔的，她

說，飲食養生、適當鍛煉，但更重要的是意志、信念和好心情。

上世紀九○年代末，王光美家遭不幸：劉平平生病，成為植物

人，王光美心疼得兩次住院，但最終挺了過來，並把平平從醫

院接回家照料……

這位大起大落、經受一次次磨難的世紀老人活到了八十五歲高

齡，平靜地離開了人世。


